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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仲：

画要给人想象的空间
本报记者 徐新芳 实习生 贺芳芳

人物名片

赵青仲，1960年生于北京，现为

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崇文书

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山水画研究

会会员，北京东城区政协常委，北京

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书画研究室

主任。

本报实习记者 程澈

文化周刊

生于北京的赵青仲从小喜欢画画，

在少年宫学习水粉、水彩、素描等。初

中时，看到一个同学在宣纸上画画，墨

汁在纸上晕染开，他感到非常神奇。当

知道这种纸是从琉璃厂买来时，他便从

当时住的广渠门，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去买宣纸。

街坊看到赵青仲在宣纸上瞎画，便

给他介绍了董谦如老师。“老先生一直

在北京宫灯厂画画，他的传统功力非常

好，他喜欢宋元的东西。他拿出很多自

己的东西让你临摹，很多人不会这么

教。现在的很多人根本不临摹，直接就

创作。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要扎实，如果

没有基础，上来就画，你的笔道还不行，

墨还用不好，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

画。很多都省略了，读书省略了，写书

法也省略了……这是不应该的。”

跟着董老师学了五六年，赵青仲将

传统技法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考上

燕京书画社后，他见到了白雪石、董寿

平等很多绘画大家，因为取画、还画的

缘故，他顺道让他们指点自己的作品，

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意思的是，他

的多方取法却不被董老师所理解。“有

一次他遛弯儿来到我们家，看到我画了

好多白雪石先生那种比较写意、现代的

画，他就特生气，因为在他看来传统才

是好东西。我理解他，他在宫灯厂画

画，那些画都是一套一套重复的，不是

创作。但作为一个画家是需要创新、需

要个性的。”赵青仲回忆往事，对董老师

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从 1979 年到 2000 年左右，赵青仲

通过不断写生，创作了“雪景系列”“长

城系列”“后山系列”等作品，慢慢形成

了自己的风格。“传统之外，更重要的

是写生，积累素材，如果你老是参照别

人的，永远都超越不了。你喜欢齐白

石，临他的，但永远都超不过他。你只

有从大自然中去寻找灵感才行。我觉

得画画要美，包括用笔、用墨、构图、题

款。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中庸哲学，就

是四平八稳，那你的画应该是饱满、端

庄，你如果搞一些斜的歪的，可能作品

突出，但是你的画是让人欣赏的，不能

孤芳自赏，还是要符合中国人的文化

传统。”赵青仲对自己坚守的东西有着

明确的认识。

近几年，赵青仲写生、创作有所减

少，因为他要负责燕京书画社的沙龙、

拍卖等，特别忙碌。他笑言：“我的好多

朋友是大名家了，他们说，你给单位搞

经营，自己画画给耽误了。我想再干个

一两年，还是回去好好画画。”

美术文化周刊：山水画有“南北”之

说，你的画既有清秀的一面，也有雄强

的一面，你如何追求自己的艺术特色？

赵青仲：山水分南派和北派，跟气

候、地势有很大关系。南方的山比较丰

茂秀美，树比较多。北方都是大山，像

太行山、燕山，山石比较多，水比较少。

这就造成了南派与北派最基本的一个

差异。我的画有清秀的，也有比较大气

的，这是靠到处写生形成的。

北京的山水素材非常多。到了春

天，满山的野杏花、野桃花非常漂亮，冬

天的雪，秋天的黄叶、红叶，非常美。我

觉得画自己身边的景物，感受最深，画

出来也比较生动。冬天早上起来下雪

了，我就开车到山里去了。以前特别是

秋天，每个周六、日我都在山里，怀柔、

密云、门头沟，哪儿有几棵奇特的树，哪

儿一转弯会有漂亮的景，你随便问，我

都清楚。

我们也到南方去写生，一个月、半

个月单位也不管你，当然回来之后要交

一张创作。

美术文化周刊：年初我刊主办的

“返本开新”邀请展上，你的作品《后山》

黑、白、红对比醒目，很受关注，谈谈创

作这件作品的缘起。

赵青仲：我写生喜欢去比较偏远的

地方。上世纪 90 年代初，去青岛崂山，

青岛本身有很多红房子，崂山的后山有

很多渔村，90%以上是红房顶，可能因为

没有通车，探险的人不愿意去那个地

方。有一次，刚下完雨，后面的天还是

黑云密布的，从云缝里射出来的阳光照

着红房子，这时候红房子正好湿了，非

常鲜艳。那个景色一下就吸引我了，就

画了很多红房子，起了个名叫“后山系

列”。

后来有人请我去写生，就不再是自

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我觉得到这

个阶段，就是应该去体会、感受，不是非

得拿着笔在那儿去勾去画。你感受到

了，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然、很容易，这也

是写生的一个方式。

我的画面比较孤寂、凄冷，常常是

一个人在那里钓鱼、在小桥上走、在雪

地里走。我觉得只有一个人静下来的

时候才有这样的感觉，你一个人在秋天

的山里，漫天都是黄叶，这种意境只有

在山中才能感觉到。画让人读，如果太

直白，没有东西，没有细节，就不能引人

去品味了。

画画太文气了不行，太玩弄笔墨了

也不行。因为“四王”讲笔墨不讲构图、

意境，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画还是要有

意境，给人一种美的感觉，给人一种想

象的空间。

美术文化周刊：你在燕京书画社经

多见广，对现在的书画市场怎么看？

赵青仲：我临了很多古代的字画，

对好多画家比较熟悉，又喜欢看画，现

在比较好的拍卖行保真率比较高，有很

多 东 西 可 以 看 ，长 眼 力 ，我 喜 欢 这 一

块。但从专业的角度看，书画市场很混

乱，拍卖混乱，收藏混乱，认识也混乱，

我觉得这是市场造成的。

临摹、造假自古就有，作为学习、交

流都可以，但是作为销售赚钱，这么疯

狂、大量、系统地去造假，就应该管一管

了。我们搞一些鉴定活动，很多老头儿

老太太真的是把一生的积蓄买一张画，

结果是假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期

鉴宝，有两三千人来，他们拿的东西没

有几件真的。好多人拿着画，你开口一

说，他就冒汗了，真是害人不浅。有个

乌鲁木齐的老板买了四五千张画，我们

差不多挑出来一半多的假画。他就是

喜欢这个，这些年赚了钱买这个搁置起

来，等着增值，都是他的朋友、画家、“专

家”给他买的，真是害人不浅。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艺术家和参与

市场活动的个人，每个人可以做些什

么？

赵青仲：说要改变市场环境，个人

其实无能为力。作为艺术家，喜欢这

个，自己画就完了。我做沙龙要做出品

质来，我们的沙龙能存在 30年就是遵循

这一点，做的画家不一定是多有名，但

是很有品位，讲究真，不卖假画。你看

现在大大小小的画廊多少都关了。我

们 30多年还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要求

真、要求品质。说改变局面，我们改变

不了什么，只是做好自己。

44 岁的花鸟画家高强依然是个

孜孜学子。

怀着绘画的初心一路走来，总能

受教于名师，应该是他的幸运。

1992 年起他在大学期间专修油

画专业，师从油画家忻东旺、石磊；

2000 年，他追随新文人画家赵亭人学

习中国画，确立了研习中国花鸟画的

方向；2009 年，他进入中国国家画院

贾广健工作室，专攻没骨花鸟；2013

年他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课程

班，继续深造。“我算是个一直在努力

的、想进步的学生。”他说，“能当学生

就是一种幸运，因为总有老师在教导

你、启发你、指引你。”

高强从小喜欢画画，在高考前就

结识了忻东旺，一直很敬重他。考上

山西师范大学后，便有了机会跟着忻

东旺学习油画。“忻东旺先生平时话不

多，但教课十分认真负责，有时候在画

室画人物写生，一画几个月，到最后学

生都已经画完离开了，忻老师仍然在

画室坚持作画。这个是很难得的，我

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成为一

个大家的潜质了。现在回想起来很惋

惜，当时没有好好跟他学，要是当时跟

着他真的好好学，也许油画的路子也

走下来了。”

大学毕业后，高强没放下过画笔，

举办过小型画展。到了而立之年，他

却进入人生和创作的彷徨期，幸而遇

到引领他走进中国画领域的启蒙导师

赵亭人。“他和新文人画的倡导者、组

织者陈绶祥先生，杨春华、胡石、张伟

平、周亚鸣老师等在我们山西多次办

展。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他们的新文

人画作品，听他们品评书画、谈古论

今，感觉非常高雅、飘逸，在小城市很

少能看到这样让人心动的作品，也绝

少有这样的风雅逸事。领略了他们的

文人画之风，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我当

时就想拜赵亭人先生为师。”

那时山西师大的图书馆有一个地

下室用于装裱书画，裱画师傅和赵亭

人 关 系 很 好 ，专 门 空 出 一 个 房 间 给

他。高强向赵亭人学习的主要课堂就

在那里。“那两年的时光现在想想简直

是最幸福的时段了，没有人管束搅扰，

家里面也很支持，还有这么好的老师

指点学习，现在想想就算是博士生也

未必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常常是一个

电话，师徒两人就约着一同到一个地

方讨论，甚至于到后来不用电话，两人

已形成一种自觉，每天下午不约而同

到地下室去聊天说画，有时候聊到兴

起，就找纸来画；有时是先各画各的，

或是画到半截儿，赵老师会突然说“我

给你改一改”，接着便拿来修补，边改

边讲。“那时真是受益无穷，如果不是

那一段时间、不是赵老师，不知道我会

走怎样的绘画路子。”

赵亭人是一个严谨的画家和老

师，对于学生的问题也会直接提出批

评。高强有一次要参加一个活动，画

了十几张画，送到图书馆的地下室去

装裱，结果赵老师看到对他说：“不管

人家给多少钱，画画的事也不能应付，

你这个画有点糙，你考虑一下，能不能

把这个画收回来。”后来高强就真的把

这一批画全部收回来了。从那以后，

不管是展览，还是为朋友画画，他都不

会应付。

转学国画的过程并不容易，油画

与国画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油画讲

究的是色彩、光影、素描关系，而国画

讲究笔墨的气韵、变化。高强坦言，他

在笔墨和颜色方面也经过了好几年的

调整，才慢慢理顺了思路。

2009 年高强打算再进修，赵亭人

建 议 他 向 国 家 画 院 贾 广 健 先 生 学

习。他记得第一次上课，贾广健首先

对他们强调说：“画画一定要脚踏实

地，心存梦想。”这句话高强一直记在

心里。如果说赵亭人是高强学习国

画的启蒙导师和引领者，贾广健则在

传授教习中为高强打开了绘画艺术的

又一扇窗。

贾广健格外强调写生，作为一个

花鸟画家需要对花卉植物进行深入了

解，而了解的手段就是写生。“但这个

写生并不是照搬对象，而是和自然对

话，了解到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是有

生命力的，要和它们进行交流，和被画

的物体达到在‘相’上的沟通。”

正是得益于这些严谨的老师，高

强在创作上才能不懈追求，“现在对画

算是着迷了，入境了”。朋友们也说他

现在成了“花痴”，因为他在外面见到

花就想画出来，就想买回家。

高强在创作形式上跟随贾广健，

也选择了没骨画。“我选择没骨画也许

和我喜欢安静有关，另外，因为我接受

过西画的造型训练，写实能力相对扎

实，画花卉虽然讲究的是意境，但对物

象的描摹能力也是很重要的。”目前国

内画没骨画的越来越少，因为“没骨画

画起来比较慢，尤其写生，要费一上午

甚至一天的功夫，之后上色，整个过程

不如写意那么快，技法上比较严谨。

另外，画没骨画不容易出来，现代人很

难有古人那样的心态。画没骨画是不

可以骗人的，心里着急，画面就会很

急、很糙，心里平静，画面就会平和。

犹如耕种和收获的过程，不好好耕地，

地里就没有收成，这个和画画一样，一

开始不去下这个功夫，也肯定不会有

好的结果，现在很多人不愿意下这个

功夫。”

高强说他老家南谷丰的院子里有

一棵石榴树，榴实不是很大，但果皮和

果瓤都红熟美艳，让人不由地倾心。

他热衷于画这些石榴，他说石榴符合

中国人向往美好吉祥的心态和运势，

更令他着迷的是石榴的造型，“石榴树

的枝叶、花朵、果实、树干的结构都各

有特点，生长、开花、结果的不同阶段

也有着不同的面貌，画石榴可以画到

很多东西，我会从它刚开始生长，一直

画到衰败。”

对于没骨画创作，高强强调文脉

的传承。他说，在中国，花鸟的绘画从

旧石器时代开始，从原始的陶罐一步

步到魏晋时期单独的绘画作品，再到

唐、宋才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花鸟画”

概念。宋代的花鸟画是一个巅峰，学

习工笔必须学习宋画，而他本身极重

视师法自然、师法古人，他一直在学习

清代的恽南田，“现在很多人对文脉不

太关注，这样会形成一个断代，前人一

些好的经验我们就体会不到了。从

唐、宋至今，国画的体系是一脉相承

的，这个传承关系很重要。追溯这个

脉络的过程会越来越有意思，不断地

挖掘前人的思想，自己的画面也会变

得更加丰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

始终是个学生。”

谈及自己取号“南榖小莲”，这个

雅号来源于他的家乡，山西祁县的南

谷丰，“榖”与“谷”同义，而“小莲”则是

因为他喜爱明代的人物画大师陈老

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强其画其

人，正如他取号“南榖小莲”，兼有质朴

的生活气息和古典的文人雅致。

高强：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人物名片

高强，又名南毂小莲，1970年生于山西祁县，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

油画专业，1997年进修于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尤丽·洛曼油画研修班，2000年师

从山西师范大学中国书画研究所所长赵亭人。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

画艺术交流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田园画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贾广健工作

室画家、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

山水（国画） 136×68厘米 2013年 赵青仲

陶彭泽诗意（国画） 35.5×37厘米 高强


